
案例：职场上早逝的青春
微博中提到的“美女硕士”名叫

潘洁，是家中的独生女。2003年顺利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去新加坡

交流学习，其后又在日本和德国拿到

了双硕士，并于2010年10月被普华永

道会计师事务所录取，成为一名初级

审计员。

谁都以为进入全球“四大”顶尖

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一个优秀女

孩美好生活的开始，但真实情况是

——“进入普华永道之后，她就一直

在不停地加班。”潘洁的父母回忆。

从今年1月份开始，女儿就经常

因加班而很晚回家。到2月份，加班

时间更长，潘洁每天都要半夜才到

家。进入3月份，每天到家已是

凌晨一两点钟，最晚的一次甚至

是凌晨3点多。

“3月31日是潘洁突发病毒性感

冒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经手的项

目终于告一段落，她才得以在凌晨0

点24分回到家中。”潘妈妈说，“回到

家里，她没有洗脸，没有洗脚，倒头就

睡。”第二天早上，潘洁发起了39℃以

上的高烧，父母紧急将她送到上海市

第五人民医院治疗。适逢清明节长

假，潘洁在家休息了几天。然而到了

4月5日潘洁突然在家中昏迷，在第五

人民医院诊治后，潘洁被转院到华山

医院继续治疗。

由于病情过重，4月10日晚这个

年仅25岁的生命还是离开了人世。

潘洁的疾病最终导致死亡是否

与过度劳累有关？主治医生表示：

“过度劳累可能是其疾病的诱因。一

般来说，过度劳累肯定会导致免疫力

下降，让病毒有可乘之机。但要说一

定因为过劳而导致她的死亡，很难获

得直接的医学证据。”

解困：远离透支生命
的灰文化

缓解白领群体普遍的“过劳”现象，一

条有效途径在于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

类115种，“过劳死”并不在其中。

而邻国日本，从1994年就开始对“过

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可以通过

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

本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

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

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

况，新规定则考察在最后的2至6个月里

雇员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

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而中国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虽

然对工伤界定作了调整，但只明确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

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可以

视同工伤。针对“过劳死”的规定仍处于

空白。

“要有立法。”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王全兴向记者指出，因为没有法律规

定，劳动部门没办法监察。

除法律对劳动者的保障处，职场中的

人们也必须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适时调

整个人的状态，作出自己的选择。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刘心稳指出：“作为过劳死高发

群体的个体，对是否加班和调节自身健康

状况，应该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认识。”

针对“过劳”问题，财经评论人易鹏最

近在微博上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四大”

（“四大”指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全球四所

顶尖会计师事务所）的呼吁，希望人们远

离那种不爱惜身体、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

化。 据《国际先驱导报》

白领过劳现象调查
受访者自称黑砖窑童工

深夜时分，像往常一样，位于上海新天

地企业大厦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内依旧灯火通

明，办公室里的空气显得有些沉闷。

虽然在外人看来进入这栋大楼就像迈进了“高薪天

堂”，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座钢筋建造的冷

冰冰的建筑却更像是一个“牢笼”：将一个人的灵魂和躯

体一同捆扎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格子间里各个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文件，一排小隔间里

挂满了衣物。员工们有的对着电脑吃着晚饭，有的则干脆累

趴在了电脑桌前……

这样的工作生活也许对供职于写字楼中的白领们来说似乎太过

熟悉和平常，然而伴随着一条“普华永道美女硕士过劳死”的微博在

网上流传，这“金字塔的非人生活”被无情揭开。

虽然潘洁过世已有一段时间，但

由潘洁事件引发的人们对过劳死的话

题还没有停歇。在现代职场中，“过

劳”是一种常态，困扰着整个白领群

体，类似潘洁的悲剧已经屡见不鲜：

2003年8月25日晚7时多，时年

25岁的戴尔公司员工郑杰，在厦门戴

尔公司中国总部加班时因腹部剧痛倒

地，随后被确诊为癌症，50多天后不

治身故。

2006年5月底，中兴公司工程师

程明，在出差进行重点设备保障工作

时不幸去世，年仅32岁。程明的去世

被中兴内部同事认为是“过劳死”。

此外，还有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

宇加班过度猝死、37岁的上海中发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因突发

脑血栓去世……

曾几何时，国人还是以旁观者心

态评论着邻国日本的“过劳死”现象，

如今已在我们身边蔓延。“过劳死”不

仅仅威胁着在生产线上劳作的普通工

人，目前还呈现出向高科技领域、“白

领”阶层蔓延之势。

潘洁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

注，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

己的影子，舆论空间里弥漫着无奈、愤

慨，更有一种真实的焦虑。

在位于北京的某跨国 IT公司工

作的程序员周明（化名）平时工作强度

也很大，有时为了按时把程序交给客

户，加班到次日凌晨很平常。他告诉

记者：“现在自己每天都感到很疲劳，

真的感觉像黑砖窑里的童工，不停地

干呀干，不同的是我们的‘砖窑’是写

字楼的格子间。”

据智联招聘调查显示，职场人士

中，48.6％表示自己压力很大，72.5％

表示工作压力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

活，其中近六成怀疑自己有轻微抑郁

症状。

网友mili2010在外资银行工作，

她告诉记者，由于工作压力大，晚上会

做一些噩梦，梦到从很高的地方掉下

来，或者梦到高考、追杀等场景。有一

次梦到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始终没有办

法完成，极度崩溃后突然醒来，发现原

来还在上班。

感觉：黑砖窑里的童工

既然过度加班让白领们如此疲

惫，为何还要拼命加班？记者遇到的

大部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如今的

就业形势很不乐观，找到一份让许多

人艳羡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

连加班都不乐意，万一被开除怎么办？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胡守钧教授向记者指出，由于竞争

激烈，年轻白领要每天加班才能保住

这个饭碗。很多人更是积极主动加

班：其原因在于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

处于下风，从而影响自己的事业发

展。正像网友们无奈感叹的那样：“如

果温饱不愁，哪个傻子会拿着自己的

性命去换工资”，“房价飞涨、物价上

涨、压力山大、前途未卜，逼着我们拿

青春换取面包！”

同时，一些企业有意无意地采取

一些对劳动法的规避手段也造成加班

现象严重。

根据《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44小时；企业如果有违这一

工时制度，需要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并且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

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

工资。而一些企业安排给员工过度的

工作量，客观造成企业从不或很少安

排员工加班、但员工如果不自己加班

就没法完成工作任务的状况。

专家：竞争激烈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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